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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行俭德茶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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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陆羽是个萧散之人，《新唐书》是
把他写入“隐逸列传”的。 不过虽则隐逸却不同
于一般隐者那样藏于深山而难觅踪迹， 他大半
生都在各地漫游，交友甚多，名声实大。 当然这
不是做惬意的旅行， 而是自有他的目的———考
察、研究、推广茶文化。

这事并不如后人诗歌中臆想的那般闲云野
鹤、 轻松畅快。 陆羽是把它作为终身事业来做
的， 而非酒足饭饱后的消遣。 从这个角度上来
讲， 他的爱茶是和很多落寞文人的自我安慰有
着本质的不同。 我们从表面看到的往往是他的
超妙绝尘，似乎永远的那么不食人间烟火，而那
份掩藏在悠悠茶香里的辛苦常常是不为人知
的。

当然，好友里了解他的也有不少，皎然是一
个，诗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应该也是。 皇甫冉
在《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中写道：

采茶非采?，远远上层崖。

布叶春风暖，盈筐白日斜。

旧知山寺路，时宿野人家。

借问王孙草，何时泛碗花。

采茶的所在是很高很远的山崖啊， 一筐嫩
芽采下来天色已晚，不得不寄宿在山野人家。这
份悬崖峭壁间采茶的艰辛是那些只会欣赏“若
绿钱浮于水湄，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的汤
花的王孙公子们所不能体验的。 其实陆羽从来
就没能像后世的茶客们那样清雅而悠闲地品
茗， 也不会如宋代的那些闲到忙着斗茶的权贵
们奢华。尽管他是那样的爱茶，对茶的苦和甜有
那么深的感受！

皇甫冉应该是能理解陆羽的为数不多的人
之一。 当陆羽在安史之乱中随着难民流落江南
的时候，这个十岁即能属文，被张九龄呼为小友

的皇甫冉就看出了陆羽的超拔脱俗。 尽管陆羽
一生结识了那么多附庸风雅的才子茶客， 以致
《唐才子传》中留下了那么多陆羽与他们交游的
佳话， 但这小小的无锡尉皇甫冉以及后来的皎
然才是他的知己。 皇甫冉的诗也定是深得陆羽
的赏识， 因为那诗是多么的清新飘逸， 天机独
得，远出情外啊，诗中似乎也有着许多的漂泊之
感。 而陆羽是漂泊了大半生的，他本是个弃婴，

甚至沦为伶人、饰演丑角啊。

住在“天下四绝”之一的栖霞寺里，生活该
是清苦的。每日采茶、煎茶，甚至培植新茶，那该
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儿时对佛教的排斥已成过
往，这时的他该是一边琢磨着茶道，一边研习着
佛法。这茶与禅的契合，该是在青灯古佛傍的感
悟吧。可是他为什么又常常身披纱巾短褐，脚着
蘑鞋，独行野中，诵经吟诗，杖击林木，手弄流
水，迟疑徘徊，每每至日黑兴尽，方号泣而归呢？

他应该是有很好的诗才，可是《全唐诗》中仅

存两首。 一首为《会稽东小山》，诗曰：月色寒潮
入剡溪，青猿叫断绿林西。 昔人已逐东流去，空
见年年江草齐。 这样的惆怅与凄清该是茶圣常
有的心境吧。 另一首就是著名的《六羡歌》：

不羡黄金，

不羡白玉杯，

不羡朝入省，

不羡暮登台；

千羡万羡西江水，

曾向竟陵城下来。

这歌中表露出的淡泊名利、 德性谦卑正是
一个茶人所应具备的起码品行。 这应是陆羽终
身奉行的准则，因为他在《茶经》中说：“茶之为
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

现在喝茶的朋友， 能否如陆羽般检讨自己
的操守和德行，而非仅仅把喝茶看成“风雅”之
事或口腹之享呢？

（馨月）

·茶诗絮语·

从 茶 到 禅
青山碧竹之间， 背山面北静静地坐落着一

处寺院。 傍晚的雾霭把一层朦胧悄然笼罩在殿
宇周围。青灯古佛下的僧人诵着佛经，佛祖的教
诲便也如雾霭般笼罩着寺院。 不远处的山坡之
上，是散落于竹林中的茶树，茶树没人照管却也
恬淡自足地吐露着新绿。 于是漫山遍野都弥散
着淡淡的清香。 礼佛的我和僧人便多了一份气
定神闲的心境，于是我们喝茶。 茶香四溢，身旁
的佛祖也该沉醉其中，品味着人生的真谛吧。

这境界让我“尘心洗尽兴难尽”！ 兴不尽又
没能耐赋诗，还是借来古人的句子吧：

野泉烟火白云间，

坐饮香茶爱此山。

岩下维舟不忍去，

青溪流水暮潺潺。

这古人是个九岁就出家的和尚———唐朝的
著名诗僧灵一。 说起和尚的茶诗在唐代是不容
忽视的。唐中期的灵一、灵澈、皎然，唐末的齐己
和贯休都是把茶诗当偈子作的吧， 或者说把茶
当着修炼的法门吧，不信你看皎然能“三饮便得
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呢。

其实茶本来哪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 我们
的祖先是把它当作食物或药物来食用的， 不过
想来老祖宗们煮上一锅茶粥，填饱了肚子，自然
也不会再有什么烦恼了吧。可时代变了，欲望强
了，烦恼多了，佛教来了，茶就从此找到了知音。

不是说“自古名寺出名茶”吗？ 西湖龙井与灵隐
寺、蒙顶石花与智炬寺、黄山毛峰与云谷寺……

太多的名茶出自僧人之手。 当然僧人本来也只
是用其药用价值的。禅宗的和尚、居士们日常修
持之法是要坐禅的，要达到静坐、敛心，明净的
境界，一坐就是几天甚至几个月，晚上瞌睡饮茶
正可提神驱睡魔。不是有达摩于少林面壁，因困
倦而揭眼皮堕地成茶树， 之后喝茶打坐再也瞌
睡的传说吗？再说了，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
免想入非非，而据说茶是能抑制这“非非”的。于
是我们看到《封氏闻见记》 中就有了这样的记
载：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
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

到处煮饮。 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不过喝着喝着， 和尚们却发现了茶的内涵
和禅有着那么多的相似！佛理四谛“苦”为首，苦
海无边啊！ 而茶亦苦， 喝着苦茶是否能参破那
“苦谛”呢？禅宗要静，戒定慧的境界皆以静为基
础，而茶恰巧是安静的，是单纯质朴的。 佛教的
修行要破“我执”，让人“放下”，放下内六根、外
六尘，品茶不也得放吗？ 偷得半日闲，放下紧绷
的神经和被世俗囚禁的心性。 更耐人寻味的是
喝茶不过烧水点茶，是平常事、平常心，而这不
正是禅者所追求的吗？ 所以啊，智者问禅，清茶
一杯；迷者问禅，佛经万卷，茶抵得了万卷佛经
啊！ 于是宋朝的圆悟克勤禅师在研习了一辈子
禅，喝了一辈子茶之后，终有所悟，挥笔写下了
“茶禅一味”四个大字。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有趣， 茶于唐中期的
初兴与禅宗的兴盛刚好合上了拍子， 而宋徽宗
把茶道玩到极致的时候， 圆悟克勤也终于体悟
了禅是有茶味，或茶是有禅味的。

于是僧人们说：“山僧活计茶三亩， 渔夫生
涯竹一竿。 ”“客至莫嫌茶味苦， 僧居惟有菜根
香。 ”“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在他们的眼
中，茶不再仅仅是解渴的饮料，而是修行，是境
界，是和、静、怡、真或和、敬、清、寂，是如禅宗
“拈花微笑”般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了。 再品味一
首吧：

客至茶烟起，

禽归讲席收，

浮杯明日去，

相望水悠悠。

茶客诸君，您说这是在写茶，还是写人生，

写禅境？ （淼淼）

茶乡新貌

黄元尧
枪旗冉冉满茶园，

谷雨声声闻杜鹃。

天亮茶姑山上采，

制茶自控再无烟。

赞信阳红茶
（新声）

李锡忠
一

红茶研制陆公惊，

震动五洲天下茗。

似蜜甘甜滋肺腑，

劝君常饮焕颜容。

二
众爱淮南红绿茗，

我喝三碗腋生风。

假如苏轼今朝在，

首介名茶信阳红。

三
金秋老区喜气洋，

红茶香飘大会堂。

一绿一红双名片，

独领风骚举世强。

四
昔日毛尖享殊荣，

今朝红茶天下茗。

各大媒体争相报，

谁不赞咱信阳红。

五
四月研成信阳红，

感谢书记卢展工。

效与绿茶相媲美，

上市之后抢一空。


